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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鸿宝， 字森玉， 浙江湖州菱湖

人。 自抗日战争以来， 笔者尚年幼时，

就长期追随森老 。 那时与徐老始相

熟识。

兹略述往事一二， 以志缅怀。

1940 年前后， 森老赁屋于茂名南

路南昌路口的一条弄堂房子的二楼 ，

隔壁为著名书画收藏家钱镜塘先生的

寓所。 森老其时奔波于广西桂林、 香

港、 上海之间， 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

馆馆长之职， 又为北京图书馆数十箱

善本书的藏储在沪煞费心机。 与其共

事者有李芳馥、 饶撝伯 （已故）、 王育

伊 （已故 ） 诸老 。 郑振铎 （郑西谛 ）

先生与森老素相莫逆 ， 亦时有走动 ，

互通声气。

森老生活很朴素， 早晨自己泡水。

爱读瀛奎律髓， 朱笔校阅。 偶亦作书

法 ， 写字对 。 翰墨精彩 ， 集神专注 ，

泐欧阳询， 笔画湛劲雄圆， 别具一格。

在复兴中路复兴坊 1 号也住宿过一段

时间。

其弟徐鹿君先生在上海中南银行

任职， 家住延安中路升平街。 女婿王

辛笛先生在上海金城银行任职， 儿子

徐文坰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任职。 这

些亲属时常出钱出力帮助森老为公家

办事。 森老在上海有一个知友， 名曰

沈仲章， 北大肄业生， 抗战期间沈君

从事木材等商业， 寓宿于八仙桥青年

会。 沈君对森老在经济上也常有资助。

此外， 森老与汉口路一带的古书

店如来青阁等处， 亦时有走动。 森老

在抗日战争时为北图储存在上海的数

十箱宋元版善本书几次搬迁， 在 1945

年春， 又运了一部分放在长乐路友华

新村 31 号， 在日本投降后， 方由北图

驻上海办事处 （宝庆路 17 号） 运回，

并安然运返北京图书馆。 听说是账物

相符， 少有缺漏差错。

森老于解放后， 在上海文物、 图

书、 博物馆界颇著誉。 身兼数职， 又

曾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特邀为第二

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等职。 著名学者王重民、 赵万里二人

的版本、 目录学， 曾受森老启迪。 森

老与顾廷龙先生也时有酬应。

徐森老谢世二十年， 思之不已。

1990.3.27

其骨灰匣安葬在苏州西跨塘七子

山麓， 由李一氓题写墓碑， 为森老的

身后增辉。 往事历历， 但愿政通人和，

祖国昌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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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系上海博
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诞
辰 140 年 暨 去 世 50

年， 亦是其学术助手上
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
先 生 90 岁 诞 辰 。 近
日， 上海博物馆将举办
“怀 玉 守 正 ” 学 术 座
谈 会 ， 缅怀两位前辈
对上海文博事业的卓越
贡献。

《文汇学人》 特此
发表徐森老继子夏玉琛
先生的未刊稿 《怀念徐
森玉尊长》 与其子夏兆
成先生的回忆录， 介绍
徐森玉湖州故居近况 ，

并追思汪庆正先生的图
书文献整理事业， 以作
纪念。

———编者

家父夏玉琛 1925 年生于浙江吴兴
南浔， 因其生身父亲夏氏早年患病去
世， 遂随我祖母诸礼瑛跟徐森老重组家
庭， 由此成为森老继子， 早年即追随他
从事古籍善?的整理、 保管工作。 新中
国成立后， 森老出任上海市文管会副主
任之初， 家父年方 25 岁； 由于人品出
众， 办事认真负责， 深得森老信任和器
重， 不久被委派至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
从事文物征集、 编目工作， 经手入藏保
管、 登记各类文物。 听他从前回忆： 现
存上海博物馆青铜陈列馆的镇馆之宝西
周大克鼎， 就是当年家父凭陈毅市长一
纸手谕和森老亲笔手书委托信， 去苏州
潘达于先生家启运来沪珍藏于上海博物
馆的。

我出生于 1961 年， 时森老已年近
耄耋， 他老人家含饴弄孙， 对我视同己
出。 因该年生肖属相是牛， 他还特地替
我取了小名叫 “牥牥”， 寓意马行千里，

牛亦能行百里。 “牥牥” 这个乳名， 我
抵今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家人、 亲戚，

还有老邻舍、 儿时同学至今都这样称呼
我； 它与我幸福的童年时光紧密相连，

令我难以忘怀。 所以， 眼下我的微信名
字依然沿用着这一小名， 也正是为了铭
记祖父森老的恩典。 家父曾告诉我， 森
老甚至还曾经替我起过一个大名叫 “霜
腴”， 寓意生命只有经历过严寒霜冻 ，

才能绽放出丰硕的成果。 此番纪念森老
公公诞辰 140年的盛典， 委实令我感慨
良多， 感恩不已。

再说家父在森老栽培下， 自上世纪
50年代起接触古书画， 因编目需要， 常
会从文献搜录书画家生平资料来提高自
己对古书画的认识， 并对感兴趣的题跋
自觉过录研究揣摩， 终于 40 岁时在国
家级杂志 《文物》 月刊发表第一篇古书
画学术论文 《记苏轼枯木竹石文同墨竹
合卷》， 考证评析苏东坡、 文与可的绘
画特色， 从此奠定了他在古书画研究上

的一席之地。

退休前几年， 家父还手不释卷， 甚
至看起了卷帙浩繁的 《二十五史》。 原
来他是受文管会副主任方行先生委托在
整理 《王文公文集》。 此书系由废弃公
文纸张印成， 纸背是宋人官场往来书
信， 方先生非常看重， 多方听取专家意
见， 提纲挈领定好格局， 因了解家父学
识而专门委以重任 。 家父遵嘱历时五
年， 终于在退休后出色完成这一整理研
究任务， 将之定名为 《宋人佚简》， 并
特意作序， 因为它凝聚了家父暮年的研
究心血。 如今检视他遗留的工作笔记与
各类书画评析文稿， 毫不夸张地说， 足
可用麻袋来装运。 这是他留给我的不朽
精神财富， 我将永远好好珍惜。

顺便一提的是， 这部书当年也是徐

森老慧眼识宝购入的； 而作为其继子，

家父可谓子承父业， 传承并发扬了徐森
老的学术思想与精神。

家父壮年时为完成文稿往往通宵达
旦 ， 接连开几天 “夜车 ”。 暮年完成
《宋人佚简》 后， 他还替香港 《大公报》

“艺林” 副刊撰写书画评析文章。 父亲
熟悉馆藏古书画， 下笔游刃有余、 举重
若轻， 这些小品文兼具知识性 、 学术
性， 极受港台以及海外读者欢迎。 他自
己也不无自得， 曾对我说： “直到如今
稍有积累， 才能一气呵成写几篇书画评
析文章啊！” 而今整理他发表于 《大公
报》 的这些遗作， 竟达 162 篇之夥， 完
全足够编一册卧游录了。

父亲在家时爱看京戏， 听评弹； 高
兴时还会拉开嗓门唱几句。 他给我上的
最生动一课， 除了解说宋代画家梁楷绘
制的 《八高僧图》 手卷外， 就数那次父
子同游苏州虎丘了。 记得那天他兴致盎
然， 与我沿着七里山塘登上虎丘， 边走
边讲解沿途摩崖题刻， 竟让我有一日千
里之感。 我想我对书法绘画的兴趣， 便
是从这里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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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法
学教授卡斯·桑
斯 坦 （ Cass R.

Sunstein） 和 阿
德里安·维米尔
勒 （ Adrian

Vermeule） 可能
是当今美国高等
教育界最诡异的
一 对 学 术 拍 档
了。 两人背后的
传统大相径庭 ，

但十多年来， 却
共同撰写了大量
法律分析著作 。

近日， 这对 “怪
偶” 合作的新著
《法律与利维坦：

救 赎 行 政 国 》

（ Law and

Leviathan:

Redeeming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由哈佛大
学出版社出版。

所谓 “行政
国” 主要指美国
联邦政府的独立
规制机构， 起源
于 19 世 纪 末 。

这类机构由国会
立法建立， 负责
某个具体的公共
政策领域的规则
制定和实施， 理
论上不受总统控
制。 美联储、 联
邦贸易委员会 、

核监管委员会、 美国环境保护署都属于
这样的机构， 可以说集立法、 行政和司
法权力于一身， 被称为 “第四政府部
门”。 也因此， 其法律地位一直受到质
疑。 特朗普任内的国内政策即被研究者
概括为 “解构行政国”。

桑斯坦和维米尔勒援引著名法律哲
学家朗·富勒， 强调法律具有内在的道
德性， 遵守规则、 保持透明可以为美国
极度膨胀而冲突频现的这个 “第四政府
部门” 正名。 桑斯坦曾与行为经济学家
理查德·塞勒 （Richard H. Thaler） 合著
《助推》 （Nudge） 一书。 塞勒在 2017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们在书中提
出， 普通人经常受到非理性偏见的影
响， 因此一个理性和道德的国家需要一
个由社会科学家或 “选择设计者” 组成
的专家阶层， 通过行政机构助推民众做
出更理性的行为。 此类架构类似于为民
众在信息纷繁的生活世界里提供一个
GPS， 它标出山川沟壑， 推荐最优路径，

但选择权在个人。 书中主要关注福利领
域， 如退休储蓄、 医疗保健和教育。 维
米尔勒总体上认同这个方案， 只是他希
望借由这些社科精英主导的行政规则来
服务于美国社会的重新基督教化。

佩珀代因大学政治学者杰森·布莱
克利 （Jason Blakely） 在 《高等教育纪
事报》 上评论说， 桑斯坦和维米尔勒的
论证看似中立， 实际上只是一种减弱的
康德式义务论 ， 且具有高度的倾向
性———他们希望围绕权威、 知识、 理性
和权力等非常具体的概念来组织社会；

他们认为， 那些在人文社科领域具有专
业知识的人， 才是在道德上负责任的行
动者。 然而， 布莱克利指出 ， 众所周
知， 专家对人类行为的预测往往不太灵
验。 菲利普·泰特洛克 （Philip Tetlock）

的研究就发现， 在预测自己专业领域的
未来方面， 社会科学家甚至比不过其他
领域的中等知情的同僚———“一个课题
辛辛苦苦搞几年， 结果预测起未来， 和
那些门外汉一样糟糕。”

布莱克利认为， 正是技术专家精心
策划了一门经济 “科学”， 造成了严重
的不平等和 2008 年金融危机 。 此外 ，

美国选举政治发展成一个赌博型的预测
市场， 建立在所谓专家知识上的灾难性
的美国中东问题决策， 这些专家们更是
难辞其咎。 他还指出， 社科专家之所以
能在主流社会理论中独领风骚， 部分是
人文学科退守的结果。 大学内外一直有
一种呼声， 要求人文主义者证明文科教
育的 “价值”， 结果资金便流向了那些
被认为运用更科学、 更切实的方法研究
人类行为的学者。

近日， 桑斯坦被拜登任命为国土安
全部顾问， 以确保新的移民政策有充分
依据， 且合乎法律。 桑斯坦曾任奥巴马
政府的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 扮
演行政立法看门人； 与拜登三十年前就
有过交集。 他是个 “高产得令人难以置
信的学者， 声称精通一切”。 2018 年，

桑斯坦获得霍尔堡奖， 这项由挪威政府
颁发的殊荣被视同人文社科领域的诺贝
尔奖 。 桑斯坦的太太鲍尔 （Samantha

Power） 则被拜登提名为美国国际开发
署署长， 她也曾是奥巴马第二任期时的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太太的财务信息中
披露， 桑斯坦平日里所获咨询费颇丰，

客户中包括苹果公司等， 勤奋著书的他
版税也相当可观。

在布莱克利看来， 法律等传统人文
学科中盛行 “技术流”， 是因为这些专
家能够利用 STEM学科的威望来增强自
己的权威———将人类生活归结为一种科
学， 进而享有充足的研究资助和极高声
望， 桑斯坦和维米尔勒便是这类知识权
威的顶峰。 布莱克利提供另一种声音，

他说这些权威的 “魔术” 不能轻易取代
人文主义者的文化和历史解释模式， 以
及人文主义者对普通人的知识和行为的
尊重。 这些知识权威并不一定在道德和
理性上更优越， 相反， 可能正是他们阻
碍了人们思考美国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
的真正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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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湖州菱湖寻访文博大家徐森玉

的故居， 没有多费周折 。 在朋友引导

下， 我们找到了菱湖丝厂的陈美丽厂

长。 徐森玉家族的徐家花园就在菱湖

丝厂的厂区内， 徐家花园很大 ， 以前

从花园南门出去， 就是运河 ， 菱湖最

有名的安澜桥横跨其上 。 工人进出的

厂门也是南门， 不是现在的西门 。 现

在的徐家花园已经杂草从生 ， 她拨开

齐人高的杂草， 走到一堵围墙旁 ， 告

诉我们这是厂区现在的围墙 ， 隔着墙

外的弄堂是一排老房子 ， 以前花园里

还有一棵四五人合抱的银杏树 ， 据了

解， 这棵银杏树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被

砍掉， 树根被用来炼钢了。

在菱湖丝厂 （即浙丝二厂 ， 现属

湖州丝绸之路集团 ） 厂区东南角 ， 曾

有一座六开间两层楼的中式建筑 ， 坐

北朝南， 两边还有一个两层的走马楼

式长廊。 它的平面呈 “L” 形， 东南和

南面是围墙， 中间又是一个花园 ， 这

是徐氏祖居的一部分 ， 曾是丝厂托儿

所和医务室的办公楼房 。 民国时期 ，

徐家花园和部分徐家祖居卖给了湖州

籍企业家章荣初创办菱湖丝厂 。 这座

两层楼的水泥建筑 ， 是利用老屋的木

头柱子和梁架 ， 敷上水泥而成的一座

现代中式建筑， 后因白蚁蛀梁拆除。

徐森玉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等职， 1949 年

后， 曾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

主任，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 上海博物

馆首任馆长、 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馆

长等， 实际上是上海文物界的掌门人。

由于他在文物考古方面的巨大贡献 ，

周恩来多次称他为 “国宝”， 世界文物

考古学界于 2001 年追授他 “世界十大

文物考古学家” 的殊荣。

清光绪七年 （1881） 7 月 23 日 ，

徐森玉出生于湖州菱湖镇， 八岁丧父。

有兄弟三人， 兄守之 ， 名鸿猷 ， 弟鹿

君， 名鸿宾， 徐森玉本名鸿宝 ， 字森

玉， 后以字行 。 其母出自湖州织里晟

舍的版刻世家闵氏 ， 亦能刻版印书 。

徐氏三兄弟的父亲以典当兴家 ， 三兄

弟后来分居三地 ， 徐森玉定居上海 ，

小弟鹿君远赴香港 ， 只有老大徐鸿猷

一支回到故乡菱湖。

原本以为 ， 徐氏祖居就是两层楼

的水泥建筑， 实际上并不如此 ， 在寻

访中发现， 徐氏祖居是一个庞大的建

筑群落， 故而其中的一条弄堂以徐家

弄命名。 从菱湖丝厂的老厂门出去就

是徐家弄， 徐家弄两侧的房子都是晚

清建筑， 基本保持原样 。 在徐家花园

西侧有一两层楼老建筑 ， 是走马楼结

构的晚清四合院 ， 雕梁画栋 ， 有一偌

大的天井 ， 曾经作为丝厂的招待所 ，

面积在三百平方米左右 ， 这里也是徐

氏祖居 。 从徐家弄左转大概五十米 ，

有一座三进深的晚清建筑 ， 铭牌是

“五桂厅 2 号 ”， 这里也是徐氏祖居 ，

目前是湖州市文保点， 说明牌上写着：

湖州市历史建筑， 五桂厅徐宅， 地址：

南浔区菱湖镇北栅社区五桂厅 2 号 ，

宅第民居类建筑 ， 始建于清末 。 建筑

坐北朝南， 为二层砖木结构 ， 分列两

条轴线， 均为三开间三进深建筑 ， 屋

顶为硬山造， 用阴阳瓦 ， 正厅两山用

马头墙， 用材考究。

五桂厅徐宅边上是朱宅 ， 附近有

沈大兴弄和杨家弄 ， 离这儿不远的北

桥浜路有现代抗日英烈 、 驻马尼拉总

领事杨光泩的故居 ， 杨光泩和严幼韵

生有三位女儿 ： 杨蕾孟 、 杨雪兰 、 杨

茜恩， 而以杨雪兰最为著名 ， 她是美

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 ， 也是许多中

国艺术家走向世界的推手 。 距徐家弄

不远的人民北路 241 号 ， 是著名学者

任鸿隽的故居 ， 任鸿隽倡导 “科学救

国”， 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 创办 《科

学 》 《科学画报 》 等刊物 ， 1958 年 ，

任上海图书馆馆长。

菱湖丝厂厂区现在是国家工业遗

产， 包括徐家花园在内 ， 形成了丝绸

产业完整产业链的工业遗址 ， 在世界

上也是罕见的 ， 有关部门在调研后建

议申报世界工业遗产。

目前徐家花园还保留有假山 、 亭

子， 以及大片的树林 ， 有芭蕉树 、 枣

树、 香樟树 、 石榴树 、 银杏树 、 紫藤

等， 其中在东侧有一棵一百二十五年

以上的参天银杏树 ， 还有一棵一百五

十年的紫藤树 ， 这些都是当年花园的

旧物， 树林空旷幽深 ， 依稀能见当年

的盛景。 ■

回 忆汪师 ， 不由想起初见他的情

形， 那是在一个满是阳光的冬日

下午， 复旦某阶梯教室座无虚席的文博

讲座上。 先生戴一呢帽， 系着围巾， 指

间夹一支粉笔， 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多小

时。 他讲陶瓷史， 从陶瓷的烧制工艺讲

到各大名窑的特点 ， 那口 “苏式普通

话”， 那神采飞扬的神情， 形象生动的

比喻和随手拈来的引证， 令大家如听说

书般着迷。 文博系列讲座多由上海博物

馆专家担纲， 组织讲课的朱维铮老师怕

内容艰深 、 学生坐不住 ， 曾预先打招

呼： “博物馆的专家不是吃开口饭的，

遇到枯燥乏味的地方怎么办呢？ ———听

下去就是了。” 可是， 我们听汪老师的

讲座， 非但用不着下 “听下去就是了”

的决心， 而是欲罢不能， 如痴如醉。

后来， 我很幸运地按分配去巨鹿路

上的市文化局报到， 再具体 “落地” 到

中汇大厦里的上海博物馆， 从事图书文

献整理。 在上海博物馆新领导班子组成

后， 汪庆正先生和马承源先生及其他领

导一起， 改组部门， 听取意见， 规划未

来。 其中， 业务部门的重新划分对今后

工作影响很大。 原来的陈列研究部， 集

中了青铜、 陶瓷、 书画、 工艺等许多专

业人员， 现改设青铜器研究部、 陶瓷研

究部等各部， 形成按学科分类的研究、

管理体系。 对图书文献这一块， 汪馆长

亲自兼管， 明确提出要深入钻研版本目

录之学， 重视碑帖整理。 他查看善本、

拓本， 边看边讲； 看到董其昌、 改琦的

稿本 ， 连声说 “阿拉真的有弗少好物

事”， 勉励我们予以查考， 还特别介绍

了陶湘 《涉园丛书》 的价值， 嘱咐一定

保护好并加以利用。 对于古籍版本， 他

要求年轻人将 《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烂

熟于胸， 对四库未收、 丛书未见的书，

又须熟知怎样查； 对于碑帖中的草书，

他要我们克服畏难心理 ， 并介绍说 ：

“拿一部 《阁帖》， 对照释文多看几遍。”

为加强业务学习， 还安排由部门内的文

献专家沈宗威老先生定期开设讲座， 专

讲古籍版本目录， 又由沈先生主持翻检

古籍， 将够善本标准者升格为善本， 同

时给我们讲解版本特征。 从此， 图书资

料被正式纳入馆内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范

围， 整理研究的头绪也就清晰起来。

全馆重业务的气氛也渐渐浓厚。 室

内老同志曾经说， “沈 （之瑜） 馆长对

我们的要求是 ‘拿得出 ’ ， 要做到很

难”； 图书资料室前主任丁义忠先生被

指定负责新成立的文化交流办公室， 他

也说过， “老早我们做点业务就被人家

说不务正业” ———所说的 “业务” 主要

是指室内主持整理出版的 《上海碑刻资

料选辑》 和康有为手稿。 记得当时主管

文管会和博物馆的方行副局长， 还曾经

在我们根据馆藏整理的 《康有为遗稿》

出版、 署名时， 特地起了 “上海市文物

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 一名， 写在作

者栏内。

上 海博物馆在人民广场新馆建成前

的十年间 （1985—1995， 同人称

作 “马、 汪时期”）， 对内狠抓业务， 对

外诚交朋友， 广结善缘， 经历了许多重

要事情 ， 促使全馆有了空前发展 。 最

终， 另建新馆的要求呼之欲出、 顺理成

章。 现在说来一气呵成， 当时则是 “无

一日无事情” （汪馆长语）。

其中， 图书文献部门再次得到强化

和规整。 当时， 从西安调来的王仁波副

馆长接手分管图书文献工作， 他也是爱

书人， 自己藏书读书数量颇巨， 他常说

“一个博物馆学术水平要上去， 藏书就

要多 ”。 就新馆图书文献这一块功能 ，

汪、 王两位师长很早就作了规划定位。

汪馆长说， 国外许多重要公立博物馆都

设有一个图书馆， 我们新馆也要有， 一

方面是馆内研究需要， 另一方面， 图书

文献是门学问 ， 对我们来说还有个传

承， 就是徐森老自己是文献版本专家、

碑帖专家， 这个特点、 这门学科我们要

接下去， 以后有条件的话还要向社会开

放， 但是要有我们的特色。 这番话后来

实际上成为新馆图书馆工作的中心思

想： 研究、 特色、 服务。 上海博物馆要

有图书馆了， 这不是过去内部图书资料

室的简单升级版， 而是全新的、 有收藏

和研究特色的现代化文博专业图书馆。

后来的经历证明 ， 当时的决定有多高

远， 因为图书馆有一定数量的收藏， 有

一定特色的服务， 有专业的团队特别是

做出了许多整理成果， 结合馆内新征集

到的一批古简 （即 “上博简”）， 上海博

物馆由此获得国务院颁发的首批 “全国

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称号。

新馆各主要陈列室的装修费用要靠

海外收藏家、 实业家捐赠， 马、 汪两位

领导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图书馆的装修

赞助费最后由香港著名收藏家社团———

敏求精舍提供 （故建成后对外亦称 “敏

求图书馆”）， 即是汪老师联络的结果。

建 立馆内的图书馆 ， 首先要有特

藏 ， 即有一批属于自己特色的

“镇馆之宝”。 敏求图书馆之所以应该建

立、 也能够建立起来， 就是因为历史形

成的特殊馆藏条件———不是有了招牌去

建个馆， 而是有了藏品、 有了顶层定位

之后， 去盘活、 利用而成馆。 上海博物

馆曾经聚集大批文物、 历史等相关学科

的专家， 曾经接受许多藏家的捐赠和其

他机构的移交， 上海博物馆还曾经是上

海市文物保管 （管理） 委员会的所在机

构， 承担社会文物 （流散文物） 的管理

职责和出口文物的检查职责 （海关文物

检查站）， 因此有大量图书文献得以聚

集， 其中包括与青铜、 古陶瓷、 字画、

工艺品、 考古、 古文字、 历史、 古典文

学等相关的内容。 这些专业图书文献的

原收藏者， 名家及其后人居多， 主要有

徐森玉、 吴湖帆、 冒广生、 李荫轩、 钱

镜塘、 徐懋斋、 龚心钊、 丁福保、 叶恭

绰、 郑家相、 孙伯渊、 孙鼎、 戚叔玉、

秦康祥、 罗伯昭、 康保庄、 朱孔阳等，

他们原是为治学、 收藏研究而藏书， 因

而在捐赠文物时顺便也捐赠了相应文

献。 馆藏从古代青铜器名著 《宣和博古

图录》 元刊本， 一直到现代青铜器名家

名作； 从古代陶瓷名著 《景德镇陶录》，

一直到现代陈万里等撰写的专著， 还有

吴湖帆的书画鉴定笔记、 邓之诚流传一

时的名作 《骨董琐记》 稿本， 地方文献

可以豫园主人潘允端的 《玉华堂日记》

原稿为代表， 钱币拓本可以罗伯昭 《沐

园四十泉拓》 为代表， 印谱钤印本中更

有大批精良制作。 这些都是既体现特色

又服务于上博各学科的宝藏。

有了收藏还须有合理管理和专业团

队。 汪老师特地关照要通过电脑著录，

鉴别好版本 ， 发现新善本 、 弥补旧信

息。 老的图书登记卡片大多不够规范，

作者、 版本信息缺失颇多， 不少还查不

到相应依据， 几乎是 “死无对证”。 这

时候去问汪老师 ， 他往往很忙碌 ， 说

“侬夜里 10 点钟以后打这个电话” （指

他家中一个号码）， 每次电话求教， 汪

老师总能言简意赅， 解决问题。 经过大

家努力， 刨根究底， 居然 “起死回生”，

一些古籍、 文献的来龙去脉、 版本特征

获得解决。 在进人问题上， 汪老师基本

是先看一下应聘人员的文章， 再找机会

问些问题； 有时在文章下写 “甚佳” 以

鼓励， 有时拿篇复印的某公手稿让释文

标点。 图书馆后来渐渐聚集起古籍文献

专业毕业的多位研究生 ， 出了许多成

果， 尤其是完成了冒广生、 吴湖帆、 戚

叔玉等名家文献的整理， 给捐赠者以交

待， 也共飨社会人士。 另外值得一说的

是古籍文献的修复， 敏求以专门岗位招

聘专人主持， 目前已和上海图书馆共同

取得古籍修复非遗传承人的资格， 这应

该是汪老师料想不到的喜讯了， 而 “前

人栽树” 之功， 我们永不会忘记。

除了馆内服务外， 敏求还对外接待

专家 、 学者 ， 为学术交流提供一方乐

土。 阅览室中专设若干小间， 原想提供

短期研究之用， 结果在对外交流中也派

上了大用场。 芝加哥大学教授夏含夷在

此用功数月， 完成了 《古史异观》 的写

作； 哥伦比亚大学东语系李峰教授介绍

其研究生尼古拉来此， 完成了有关碑刻

方面的博士论文； 还有许多专家学者来

此查过资料， “有功” 而返。

作为上博的一个部门， 敏求图书馆

“埋头故纸堆”， 做了这些应做之事； 我

想 ， 也只有孜孜矻矻 ， 才能告慰汪老

师， 不辜负前辈们的期望， 当得起上博

的声誉。

（作者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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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克鼎
西周孝王 （公元前 10

世纪末）

光绪中期陕西省扶风

县法门镇任村出土

大克鼎与大盂鼎

为有铭文青铜圆鼎中

最大的两件， 至为尊

贵， 系潘祖荫滂喜斋

旧藏。 1951 年， 时任

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

部文物处处长的徐森

玉主持潘氏后人对二

鼎的捐献。 大克鼎成

为上博引以为豪的镇

馆之宝， 大盂鼎现藏

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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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徐森老与家父

怀念徐森玉尊长
夏玉琛

好古敏求
———汪庆正师与上海博物馆图书文献整理


